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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腹之嗜：元代江浙城市饮食生活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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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论述元代活动在江浙城市的士人饮食生活为切入点，从日常饮食内容、方式、理念等方面探讨这个

阶层生活方式的一些特点，了解该阶层内部的个体因境遇不同而在日常生活方面呈现的差异。通过这个特定社会

阶层来认识元代江浙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了解士人阶层的生存实态，把思想和日常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展现该社

会阶层的特征或个体的性格。此外，由于江浙士人身处在元代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里，从饮食生活的角度去观照

他们的生存状况也有助于客观地理解元朝对江南统治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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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再加上地域广阔，
因此，多种饮食方式并存于各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

局面，这是元代饮食生活的一大特色。
［１］１０５

江浙地区

（本文所指包括今江苏省南部、上海市、浙江省），位

于中国东南，属于典型的江南水域，乃鱼米之乡。关

于对这一地区城市饮食生活的研究，尤以宋代（特

别是南宋时期）为最，而论述的重点又集中于临安

（今杭州），相对而言，有关元代江浙地区饮食生活

的阐释较为薄弱。①但元代在中国社会生活史上亦

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

醋茶”，元代谚语所展现的情景正是当时人们日常

生活的写照。江浙地区是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居住

区，自然以传统的汉式饮食为主，但进入元代以后，

有不少新的因素渗入。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

群体，与士人思想的“大角度”相比，论述这个群体

饮食生活的“小角度”，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

识这个社会阶层的生存实态。把思想和日常生活方

式结合起来，或许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一个社会阶层

的特征或个体的性格，更何况江浙士人身处元代这

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因而，探讨元代江浙人群体的

饮食生活对于理解元代江南统治的实际情况也是有

帮助的。

一、主食

北麦南稻，是中国粮食生产的基本格局，江浙地

区是典型的稻米区。至元年间为江浙行省都事的渔

阳（今天津蓟县）人鲜于枢有曲：“粳米炊长腰，鳊鱼

煮缩项。”
［２］８７
这是他生活在杭州时的真实所见。元

人的记载中多提到粳米，它是粳稻的种仁，又称大

米，是稻米的一种。“稻米，味甘苦平，无毒，主温

中，令人多食大便坚，不可多食，即糯米也”，“粳米，

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忧，和胃气，长肌肉，

即今有数种（香粳米、匾子米、雪襄白、香子米），香

味尤胜，诸粳米捣碎，取其圆净者为圆米，亦作渴

米”。
［３］卷三：米谷品

元人已经指出“北粳凉南粳温”的特

点。
［４］卷二：谷类

江浙地区的粮食对北方大都朝廷具有重要意

义，“国家岁漕东南之米数百万，由海道以达京师。

米之所出，多仰吴郡。数年以来，寇盗梗化，吴郡之

米不输，海漕之舟不发，京师外馈军旅，内给百官俸

禄，粮饷乏绝，上贻庙堂宵旰之忧”
［５］
。所以，元朝

统治者重视江浙稻米的生产，“江南天气风土，与腹

里俱各不同。稻田三月布种，四、五月间插秧，九月、

十月才方收成。若依腹里期限，九月内人户被灾不

准申告，百姓无所从出，致使逼迫流移。连年皆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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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非惟于民有损，抑且于官无益。合无量展限期，

秋田不过九月，非时灾伤依旧一月为限，限外申告并

不准理，庶望官民两便”
［６］卷九：灾伤

。灾害岁月中，朝

廷采取适当措施赈济，确保稳定，平江（今苏州）、湖

州、常州、嘉兴等地“自今春阴雨连绵，四月初八日

雨复霖霈，塘路冲陨，围岸崩颓，稻秧浸烂，米价骤

增，饥民远来陈诉，词理痛不可言。其余路分，阙食

尚多”，“江浙省所辖去处，今年田禾不曾收成，阙食

的百姓每根底，差人交赈
(

去了来”。
［６］卷八：河泊

米，作为江浙的主粮，在士人进行地方建设之时

成为重要物资。元贞元年（１２９５）四月，松江官府准
备修建廨舍，“远近闻着无不喜，至有一二贵室愿为

之助，或以梁，或以米，或以工役之费，上不侵于官，

下不及于民”
［７］
。而在实施荒政之时，朝廷为鼓励

士人赈灾，鼓励以米粮来换取政治地位，如至顺元年

（１３３３），“浙西大水，朝廷募民能赈粟五百石以上者
爵有差”

［８］
。

除了米粮以外，士人们的主食显多样性，当时的

汤饼较为流行。方回晚年在杭州生活中多次提到这

种主食：“连日市中绝米
)

，欲作汤饼亦无之”。“去

年苦雨客西湖，汤饼经营至午无。”可见汤饼是一种

米面主食的替代品，是一种维持基本温饱生活的食

品。他在《何仁甫作室日生男》一诗中这样写道：

“筑室肇闻开吉卜，弄璋恰喜共良辰，千间广厦连云

起，一颗明珠入掌新。撰上梁文焉用我，作汤饼客可

无人。门闾如此须高大，他日能容驷马轮。”而在叙

述自己贫困的物质生活时，他说：“汤饼随缘和酱

酰，六年三潦念民饥。重逢白发人生日，愿见黄梅雨

止时。诗好远过千岁寿，家贫深负五男儿。许身稷

契杜陵老，岂谓残生乃至斯。”
［９］
足见汤饼还是人们

遇到重大活动如生育、诞辰时享用的基本食品。同

时它也是待客的餐品，寓居杭州的晋宁（今山西临

汾）人张翥谈及与杭州人仇远的友情时感叹道：“西

湖鸥鹭长为侣，北山猿鹤莫移文。愿年年，汤饼会，

乐情亲。”
［１０］
而正因为汤饼是当时极为普通的食品，

所以用它待客时也会被看作对客人卑微地位的鄙

视。有一则趣事，说嘉兴人林镛成为江浙行省椽吏

时，“贪墨鄙吝，然颇交接名流，以沽美誉。其于达

官显宦，则羔杀豕，品馔甚盛，若士夫君子，不过素

汤饼而已”
［１１］
。

士人青睐的面食除汤饼外还有馄饨，当时就有

士人因善作馄饨而得名。对其制作方法颇有研究的

要属平江人倪瓒。他有详细记载：“煮馄饨，细切肉

臊子，入笋米或茭白、韭菜、藤花皆可，以川椒、杏仁

酱少许，和匀，裹之，皮子略厚小，切方，再以真粉末

捍薄用，下汤煮时用极沸汤打转，下之不要盖，待浮

便起，不可再搅，馅中不可用砂仁，用只嗳气”
［１２］
。

二、副食

１．肉类
肉类体现出当时南北饮食格局的差异和互动。

元朝派往江浙城市的北方官员，常常因吃羊肉的成

本太高而发愁。“江南做官去来的一个汉儿人说

有：江南行底使臣每，与猪肉、鱼儿、雁、鹅、鸭吃不

肯，只要羊肉吃有。那田地里，每一口羊，用七八十

两钞买有。这般，教站赤生受的一般。”朝廷于是劝

导：“若有猪肉呵，与猪肉吃者。无猪肉呵，交与饭

吃者。鱼儿敢广也者，与鱼吃者。无呵，也休与吃

者。羊肉、鹅、雁、鸭等飞禽休与吃者。”
［６］卷二：使臣

江

浙地方官府也因北方官员饮食习惯的问题颇伤脑

筋。大德年间，杭州路申：“为应付下番使臣往回三

周年分例，各官不要山羊，只要北羊。其南北羊肉价

钱，每日增减不定。今后下番使臣令支分例，若应副

山羊，肉价周岁事省官钱四百余定。”最后，元廷从

江浙实际出发，“北羊既非南地所出，出使人员分

例，若准行省所拟应付相应”
［６］卷二：使臣

。

不过，像羊肉这种北人爱吃的肉食，也经常出现

在江浙士人的餐桌上。至正七年（１３４７）三月，杨维
桢约聚十余位好友畅游平江，观览石湖诸山，“一月

载游于乐天迨若过之”，众士人一路上赋诗唱和，至

于“午登舟盘门下，主人以裋脯饭客粱糗”，“割羔传

酒令行觞”
［１３］
。

曾居于杭州癸辛街的周密还提到驼峰这样的珍

馐：“驼峰之隽列于八珍，然驼之壮者，两峰坚耸，其

味甘脆，如熊白奶房而尤胜。若驼之老者，两峰偏

*

，其味淡，韧如嚼败絮。然所烹者，皆老而不任，负

重者而壮有力者，未始以为馔也”
［１４］
。当然，这不是

一般士人能享用的了。

２．水产类
因地利之缘，江浙士人所吃的副食品中，水产类

尤为丰富，尤其是鱼类。周密提到一种腹鱼（鲍

鱼），“味极珍，然致远，必渍之以麻油，色味未免顿

减。诸谢皆台人，尤嗜此品，乃并桐木以致之。旋摘

以供馔，甚鲜美，非油渍者可比”
［１５］
。吃鱼，成为士

人舌尖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钱塘人仇远所谓“莼菜

鲈鱼随处有”
［１６］
正包括此意；而钱惟善“昨夜灯花今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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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书，西湖归梦绿阴初。吟边欲写留春意，呼酒旋烹

双鲤鱼”
［１７］
的诗更是表露无遗。一次，陈旅送钱惟

善到富阳时说道：“朝回寄诗写离思，为子时烹五色

鳞。”
［１８］
张之翰在寄给方回的诗中说：“江头水落鲈

方出，泖口霜余蟹正来。”
［１９］
通过这些诗文，我们可

以想见，士人们在相聚而餐时，与好友共食鱼类美味

的欢乐场景。当然，也有士人因为生活中的偶发事

件，造成饮食中对鱼类的禁忌。例如，有位叫陈谦的

吴人，他父亲病情危急，突然想吃鳜鱼，于是陈谦就

弄来给父亲吃，不多久父亲病逝，于是陈谦终身不忍

食鳜鱼。
［２０］

螃蟹似乎更受士人们的青睐。历经宋元明三朝

的海宁百岁老人贾铭对螃蟹及其食用事项有详细

记载：

螃蟹，味甘咸，性寒，有小毒，多食动风发霍乱，风疾

人不可食。妊妇食之损胎，令子头短及横生。不可同橘

枣荆芥食。同柿食令成冷积腹痛，服木香汁可解。未经

霜蟹有毒，腹中有虫如小木鳖子而白者，不可食，大能发

风。有独螯、独目、四足、六足、两目相向、腹下有毛、壳

中有骨、头背有黑点、足斑、目赤者，并有毒，不可食。中

其毒者，服冬瓜汁、豉汁、紫苏汁、蒜汁、芦根汁皆可解

之。糟蟹罐上放皂荚半锭，可久留不坏。罐底入炭一

块，不沙，见灯易沙，得椒易，得皂荚或蒜及韶粉可免沙。

得白芷则黄不散，得葱及五味子同煮，则色不变。其黄

能化漆为水，其螯烧烟，可集鼠。
"

蜞有毒，食多发吐

痢。又有剑蟹之类，并有毒，不可食。雄者脐长，雌者脐

圆，腹中之黄，随月盈亏，流水生者，色黄而腥，止水生

者，色绀而馨。［４］卷六：鱼类

方回对螃蟹赞誉尤佳：“问言案酒何，唯独螃蟹

尔。万事不称意，此乃差可喜。”“左手持螯可醉乡，

二物于吾犹莫逆，达人何日不重阳。”
［２１］
螃蟹成为士

人好友聚餐的佳肴。钱惟善与好友聚会时，“节近

烧灯田蟹大，春生坐褥聎熊温”［２２］。庆元（今宁波）

人张可久在杭州逗留时也夸赞此物，“水冷溪鱼贵，

酒香霜蟹肥，环绿亭深掩翠微”
［２］９１８

。可见，螃蟹是

一道必需的下酒菜。倪瓒关于螃蟹烹饪的诀窍，颇

能代表苏、杭一带士人的吃蟹心得：“煮蟹法，用生

姜、紫苏、橘皮、盐同煮，才火沸透便翻，再一大沸透

便啖。凡煮蟹，旋煮旋啖则佳，以一人为率，只可煮

二只，啖已再煮，捣橙騡醋供。酒煮蟹法，用蟹洗净，

生带壳，剁作两段，次擘开壳，以股剁作小块，壳亦剁

作小块，脚只用向上一段螯，擘开。葱椒、纯酒，入盐

少许，于砂锡器中重汤顿熟，啖之，不用醋供。”
［１２］

当时，吃河豚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日常饮食生

活过程中，士人对于吃河豚早就有了警惕，积累了大

量的经验。

河豚，味甘，性温，有毒，海中者大毒。多食发风助

湿动痰。有痼痰疮疡者不可食。与荆芥、菊花、桔梗、甘

草、附子、乌头相反。修治失法，误入烟煤或沾灰尘食

之，并能杀人。三月后，即肉内生斑，不可食之。妊妇食

之，令子赤游风。其血有毒，脂令舌麻，子令腹胀，眼令

目花。其肝及子有大毒，入口烂舌，入腹烂肠，无药可

解。中其毒者，以橄榄、芦根汁、粪清、甘蔗汁解之，少

效。或用鸭血灌下可解。服药人不可食之。赤目者、极

肥大者、腰腹有红筋者，误食杀人，诸药不能解。厚生者

宜远之，勿食。［４］卷六：鱼类

江阴、松江是食用河豚的主要地区，久居在这一

带的陶宗仪认为，“水之咸淡相交处产河豚，河豚，

鱼类也，无鳞颊，常怒气满腹，形殊弗雅，然味极佳，

煮治不精则能杀人，所以东坡先生在资善堂与人谈

河豚之美云：据其味真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阴人

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时必用，祭品毕，然后作
+

，而邻

里间互相馈送以为礼”，随后他指出如何解除误食

河豚而中毒的方法，“凡食河豚者，一日内不可服汤

药，恐内有荆芥，盖与此物大相反，亦恶乌头、附子之

属。予在江阴时，亲见一儒者因此丧命。其子尤不

可食，能使人胀死，尝水蜪试之，经宿，颗大如芡实，

世传中其毒者，亟饮秽物乃解，否则必亡，又闻不必

用此，以龙脑浸水，或至宝丹，或橄榄，皆可解，后得

一方，用槐花微炒过，与干燕支各等分，同捣碎，水调

灌，大妙”。
［２３］

贡奎的儿子、宣城人贡师泰，久居杭州，对河豚

更是了如指掌，他特别提到食用河豚的注意事项，云

之甚详，可谓经验之谈，这是对那些嗜好食用“
+

味

绝美”的河豚的人们的一种劝导。
［２４］
在贡师泰看来，

河豚这种奇珍异味，并非人间美品。江浙士人们有

关这些稀罕食物的丰富认识，不失为饮食生活的一

种旨趣，也从侧面说明他们对日常生活知识的高度

关注。

３．蔬菜类
对于元代江浙士人们而言，食肉可能是一种较

高水平的奢侈饮食消费，所以，食素就成为生活中维

持生命的一个基本需求，“对于农业区居民来说，无

论富贵贫贱，饮食中都离不开菜蔬”
［１］１１８

。仇远在诗

中所提及的“莼菜鲈鱼随处有”的莼菜就是一种产

于江浙的菜蔬，“味甘性寒滑。生湖泽中，叶如荇而

差圆，形似马蹄，多食及熟食令拥气不下，损胃伤齿，

落毛发，令人颜色恶，发痔疮。七月间有蜡虫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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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食 令 霍 乱，和 醋 食，令 人 骨 痿，时 病 后 勿

食”
［４］卷三：菜类

。

家常的韭菜和薤，都属于辛类菜。韭菜，“味

辛，微酸，性温，春食香益人，夏食臭，冬食动宿饮，五

月食之昏人乏力，冬天未出土者名韭黄，窖中培出者

名黄芽韭，食之滞气，盖含抑郁未伸之故也，经霜韭

食之，令人吐，多食昏神暗目，酒后尤忌，有心腹痼冷

病，食之加剧热病，后十日食之能发困，不可与蜂蜜

及牛肉同食，成症瘕，食韭口臭，啖诸糖可解”。薤，

“味辛苦，性温滑，一名
,

子，其叶似细葱，中空而有

棱，其根如蒜，有赤白二种，赤者味苦，白者生食辛，

熟食香，发热病不宜多食，三四月勿食，生者引涕唾，

不可与牛肉同食，令人作症瘕，一云与蜂蜜相

反”。
［４］卷三：菜类

方回有诗云：“连日饮徒偶焉往，自炊

香薤五盘餐”，“初筵供园蔬，咸韭最为美”。
［２５］
元末

隐居海宁殳山的贝琼，很中意韭菜这种家常菜，“余

惟韭特菜之丰者，非有太牢之美，古之俭者多嗜之，

以其适口而易致耳”
［２６］
。

浙西山林之地产笋类，故而士人游山玩水之时

挖笋而食，乐趣频生。江阴人陆文圭到好友钱塘人

张
-

处，“暇日命奚奴负诗
.

，并辔游南北两山。穷

泉源，坐石上联句，掘野笋而煮之，日晏忘归，时事一

不挂口”
［２７］
。而方回与人夜饮时“苦笋烹胜肉，新茶

嗅醒脾”
［２８］
，更是以笋蒸肉，如此美味吃法，颇添匕

箸之味。

此外还有菌类菜蔬茯苓。纳延为钱塘人谢尧章

赋诗时说，“结庐东山下，门外万松立，月明树根坐，

露华衣上湿，鹤归洞云暝，风生海涛急，茯苓倘可餐，

永矢谢城邑”
［２９］
。

４．水果类
水果是茶余饭后的零食，对正常饮食具有重要

的辅助补充作用，食用果品有利于人们身体的健康。

橘柑类。黄庚与仇远互相唱和时谈到“烟横晚

浦蒹葭碧，霜落寒林橘柚黄”
［３０］
。钱塘人杨载对橘

子的功用作了概括：“并海无山林，莽莽皆平畴，君

家择地利，即此营菟裘，杂树作藩屏，青红间绸缪，其

中植橘柚，拥蔽枝叶稠，盛夏开白华，朱实悬高秋，飞

霜虐万物，寒风助飕
/

，凌晨察变候，策杖巡维陬，是

何黄金多，暴露宜藏收，采摘资众力，转输及佗州，不

长傅贷殖，谓此同列侯，上充国家赋，下贻筐?谋，千

缣可坐致，何必龙阳洲。”
［３１］
居杭州太乙宫前的太原

人乔吉也赞美山橘，“锦囊，未黄，宜荐秋风酿。何

须一夜洞庭霜，好先试销金帐。豆蔻梢头，丁香枝

上，蘸 吴 姬 指 甲 凉。剖 将，试 尝，止 爱 些 酸 模

样”
［２］５７８

。江浙士人对于柑橘类水果的食用注意事

项也有提醒：“橘子，味甘酸，性温，多食恋膈生痰，

滞肺气。同螃蟹食令患软痈，同獭肉食令恶心，勿与

槟榔同食，橘皮干者名陈皮，味苦辛，性温，若多用久

服，能损元气。橘瓤上筋最难化，小儿多食成积。松

毛裹橘，留百日不干，绿豆亦可。忌近酒米，柑橙亦

然，橘下埋鼠，则结实加倍。橙子，味甘，性寒，多食

伤肝气，发虚热，同
0

肉食发头旋恶心。橙皮，味苦

辛，性温。宿酒未解，食之速醒，食多反动气，勿同槟

榔食。”
［４］卷四：果类

元代黄岩已经是柑橘的重要产地。黄岩人林窻

就提到黄岩地方官府每岁押运柑橘直达杭州之

事。
［３２］
朝廷对这种地方产品实行保护政策。

［６］卷九

西瓜，是夏季消暑的极品，因为有“味甘平，无

毒，主消渴，治心烦，解酒毒”的功效
［３］卷三：果品

，所以

使得居于钱塘、性格旷放的吾衍专以西瓜为题作诗：

“萍实浮楚江，楚人乃见疑，不逢鲁中叟，谁羡耀日

姿，秋风满淮甸，萦蔓络紫丝，邵圃失颜色，翠华射玻

璃，当筵鼓金刀，破此倾酒卮，玉露滴苍佩，月冰散红

犀，寄言作歌人，勿咏黄台诗。”
［３３］
经过他的描绘，颇

让人垂涎欲滴，当然，这种水果也需注意一些问题，

“味甘性寒，胃弱者不可食，多食作吐痢，发寒疝，成

霍乱冷病，同油饼食损脾气，食瓜后食其子，不噫瓜

气，以瓜划破曝日中，少顷食，即冷如冰，近糯米、粘

酒气即易烂，猫踏之易沙”
［４］卷四：果类

。

枇杷。杨载曾以之为形作画，“四月江南卢橘

熟，离离佳实满枝黄，丹青偶向图中见，渍蜜犹思配

一觞”
［３４］
。

樱桃。杭州钱惟善以此作赋，“闻道醍醐称噶

樱，熟红仍带露香倾，冰浆出盎和崖蜜，火齐堆盘化

水精，樊素口脂难并美，乌孙肉食漫伤情，尊前从此

夸风味，专与歌姬解宿酲”
［３５］
。

葡萄，“味甘酸，性微温，多食助热，令人卒烦闷

昏目，甘草作钉针葡萄，立死，以麝香入树皮内，结葡

萄尽作香气，其藤穿过枣树，则实味更美，萄萄架下

不可饮酒，防虫屎伤人”
［４］卷四：果类

。张可久对杭州葡

萄的生长景象深有感触，“六桥，柳梢，青眼对春风

笑，一川晴绿涨葡萄，梅影花颠”
［２］８９１

。

元末，卜居湖州乌程之戴山东的浔阳（今江西

九江）人张羽，描述友人方以常在吴兴（今湖州）白

龙冈的一处园林，“岁收枣栗十硕”，还有橘、柚、柿

等水果数种
［３６］
，可见，家境宽裕的士人，在私家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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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种植水果，则日常的食用可做到自给自足。

三、解忧澄志：饮酒品茶

１．杯酒人生
如果说饮食为士人的生存提供必要的体能准备

的话，那么酒就是体现这个群体特殊精神面貌的基

本饮品。虽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３７］
，但传统中国士

人对酒却情有独钟，“没有酒，便没有诗；没有酒，士

人的生活将毫无生气，一片苍白”
［３８］
。加上蒙古统

治者本身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而江浙行省是产酒

大省，②这样的时代、地域背景，无疑对江浙城市的

饮酒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士人更易在酒中

找到生活的目标、人生的挚友，表现自身的才华和抱

负，排解精神上的烦恼，感悟世路的坎坷不平，从而

寻找到一个精神的避难所。

钱塘人仇远有诗云，“连辔行春自作期，寻芳却

笑我来迟，三杯云液花前酌，一曲琼箫竹下吹，沧海

桑田非旧日，石泉槐火有新诗，山中道士闲于鹤，门

外红尘总不知”
［３９］
，笙箫乐下，美酒入口，对红尘俗

世的回避心态展露无遗。

方回晚寓钱塘时，曾经以卖文维持生计，生活极

为穷困，又处于改朝换代之际，所以即便是在中秋佳

节赏月之时，也需以酒来表达自己对世事沧桑的感

慨：“中秋谓无酒，忽有携酒者，联翩二三客，柴门系

嘶马，膨艬两大瓮，待月列堂下，空庭碧天阔，秋色极

潇洒，皓魄初未出，稍觉云暗野，须臾冰团挂，细字可

读写，琵琶拨旁行，此曲岂和寡，村伎杂南北，焉有容

色冶，老夫但满饮，不复记杯，嘲诙颇恶剧，罚筹不

吾舍，自从历丧乱，万事付苟且，应接日纷糅，口耳似

聋哑，久旱百谷死，心望时雨泻，虽逢芳醑溢，更着纤

指把，丈夫忽有念，外物皆土苴，客去欲夜半，一笑真

醉也。”他对酒的依赖已经达到了无法割舍的地步，

“一日无酒饮，一日意不乐，一夜无酒饮，一夜睡不

着”。节日里，好友聚会更是离不开酒，“三月八日

百五节，林敬舆携酒，约盛元仁、戴帅初、方万里，访

赵仲实宣慰于西湖第五桥之曲港南山书院”。
［４０］

在合适的自然环境氛围中举杯，更有一番情调。

士人们雨中饮酒，更觉人生飘渺，借醉酒来忘却烦

事，“雨脚垂垂尚未收，三分春色二分休，且携一斗

新槽酒，来饮三间小市楼，浮白可忘官里事，潮红不

胜鬓边秋，人生适意方为乐，何用虚名遍九州”
［４１］
。

朋友之间更以送酒为乐事，钱塘人张伯雨便是其中

一例，“手制山泉二瓮，专此表意。此酒本佳，缘近

日山中极寒，冻醅未免损味，幸勿讶也。明当别致

耳”
［４２］
。而美酒配佳肴，更是人间极乐之事，在杭州

的庆元人张可久好不自得，“水冷溪鱼贵，酒香霜蟹

肥，环绿亭深掩翠微。梅，落花浮玉杯。山翁醉，笑

随明月归”
［２］９１８

。

对士人来说，酒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挡，这让一些

家训甚严的江浙士人最终也不得不沾酒，四十年未

曾饮酒的莫昌便是一位，“君初以家训，不敢饮酒

者，殆四十年而未尝，间人之劝，至是每客至，始肆酣

饮，共醉则止”
［４３］
，总算让人生圆满了。

居于杭州的吾衍提到了一种未滤过的重酿酒
1

醅，似乎更加让人痴迷。“银河泻液迎春风，
2

光泛

影琉璃锺，芙蓉泣霜腻香薄，石髓滴花浮玉虫，氍毹

红深五云热，漏壶水尽蟾蜍渴，欲借金茎一寸冰，满

堂笑看妲娥月”
［４４］
，简直将这种酒写得天花乱坠。

渔阳人鲜于枢为官两浙转运司时记载道：至元二十

七年（１２９０）时，两浙都转运使廉希贡之兄参政廉希
宪久不饮酒，就在去世之前才“手斟酪浆一杯饮

之”
［４５］
，这种酪浆是一种牛羊马等动物的奶汁制成

的浓度较高的发酵液体。这里提到的两种酒类饮

品，明显是受到了蒙古族风俗的影响。

也许是士人滥饮过度引起健康问题，所以时人

对饮酒就有了告诫：“酒，味苦，甘辛，大热，有毒，主

行药，势杀百邪，去恶气，通血脉，厚肠胃，润肌肤，消

忧愁，少饮尤佳，多饮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

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
［３］卷一

尽管如此，失意的士人们却根本不去理会这些

禁忌，依旧在城市尽情豪饮，所以方回晚年的身体状

况不好，部分也是饮酒所致，精神解脱的代价，便是

引来了肉体上的病痛。

２．茶道之趣
饮酒在一定程度上是士人为了摆脱现世苦恼而

采取的一种消极的精神麻痹法，而品茶则不然，它是

一种丰富日常生活内容、增加生活情趣、提升生活品

质的有效途径，品茶最初就是为了促进消化、提神醒

脑、澄清意志，士人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在品茶的过

程中细细体会茶道，从而获得特别的乐趣。中国是

茶叶的故乡，在上古时期就有关于茶的记载，到了唐

宋时期，茶叶播种面积扩大，于是饮茶之风也随之风

靡全国，遂有当时陆羽《茶经》的问世，与此同时，茶

税也成为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江淮是茶

叶的主要生产地区。湖州人牟騋说“厥惟今日，复

治金沙泉，修唐贡焙，设湖（州）常（州）等处茶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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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领之，其事益重矣”
［４６］
。可知元代亦是如此。

杭州是产茶重地之一，曾经当过江浙行省务官

的大都（今北京）人马致远，说到杭州出产茶叶的品

质状况，“曲岸经霜落叶滑，谁道是秋潇洒，最好西

湖卖酒家，黄菊绽东篱下。自立冬，将残腊，雪片似

江梅，血点般山茶”
［２］２６５

。方回就用煎茶之法品茶，

“屑麦调酥慢熬火，牡丹花共菊芽煎”，他更有以笋

煮茶，颇具新意，“烂烹新笋煮新茶”。
［４７］
吾衍在初春

之时煮饮朋友新送之茶，“新茶细细黄金色，葛水仙

人赠所知，正是初春无可侣，东风杨柳未成丝”
［４８］
。

居杭州太乙宫前的乔吉则对香茶赞叹不已，“细研

片脑梅花粉，新剥珍珠豆寇仁，依方修合凤团春。醉

魂清爽，舌尖香嫩，这孩儿那些风韵”
［２］６３３

。张可久

喝茶的喜悦，可谓赛过活神仙，“翠崦仙云暗，素琴

冰涧长。昼永人间白玉堂，尝，煮茶春水香。玄泉

上，鹤飞松露凉”
［２］９１８

，尽管有夸张之处，但却也点出

了品茶的讲究，正因为士人阶层如此中意品茗之道，

所以至正年间陈基发出了“人恃五?以生，而世之

嗜茶如五?”的感叹［４９］
。

四、余论：烟火人间何来别

饮食内容的不同是造成中国南北人们体质差距

的主因，时人已有所见。“且以近世论之，士之生于

东南者，气质柔弱，腠理浅疏。鱼肉菜果粳稻之食，

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浅，炎蒸湿沮，易以中袭。故其

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医者之用药，每尚温平。中

原至于北方，风气坚劲，禀受雄壮，饮食充厚，肤理严

密，大实大满之疾，常常有之”
［５０］
。如果说地域人群

体质差别是因饮食内容而引起，那么，芸芸众生，不

同社会阶层、同一阶层中不同等级的人们，在生活方

式上的差异又是怎样形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

题。试以元代江浙士人的城市饮食生活为例，看看

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诸如饮食这样最基本的

日常生活的呢？而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又体现出怎

样的生活观念？

仇远经常提到野外享食的情形，“土冈之西，竹

树之下，板屋三间，娱此隐者，埘有肥鸡，厩有羸马，

岂无佳菊，采不盈把，且漉我酒，放浪林野，莫不饮

食，知味者寡”，他认为要靠自己的劳作来解决自己

的吃饭问题，“君子堂西屋数间，但能容膝敢求安，

悄无人迹如深井，惯听秋声是冷官，击马阶前慵夜

秣，种蔬墙下助朝餐，携来书卷犹堪读，好共青灯了

岁寒”
［５１］
，这是耕读思想的体现。

晚年的方回感叹，“卖茶犹说有征讥，蕨菜何为

入市稀，往往提篮采山者，怕逢猛虎竟空归”，在生

活贫困的压力下，他也有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想

法，“随分栽蔬复种花，逐时温酒又煎茶，两儿能售

严州屋，便可归来共一家”，甚至到了不惜变卖家产

的地步来解决生计问题，即便如此，他还是触景生

情，悲叹食物匮乏，与社会上层的生活水平差距太

大，“里巷有穷叟，颓屋仅四壁，晨出暮乃归，升合赖

筋力，何能致大嚼，所具但粝食，上以饫老妻，下以毓

子息，每饭焉得饱，酰酱或弗给，欢然咀啖间，相对无

戚色，谁家粗禄仕，梁肉颇丰殖，至亲本不多，辛苦养

奴客，雕盘割玉脂，香甑淅珠粒，精暇及美糗，俊味岂

易得，大姬挟怨怒，不举至日昃，小婢亦仰面，屏置若

弃掷，政尔万金重，不作一钱直，主人敢兴问，翠眉愈

烦啧，乃知钟鼎门，庖宰刀机赤，不如见知底，破铛煮

荞稷”。
［５２］

钱塘人夏应祥的家境条件比仇远、方回好多了，

他专门雇用厨子给他做菜吃，因为他本人“性不嗜

烹宰家，故饶财未尝以口腹之欲伤物命，一禽鱼之

微，亦不出独意烹之，或会亲友，珍羞异馔，一取具于

市庖人，至不烦操刀，见人饥寒尤矜恤”
［５３］
。

士人饮食观念更能体现这个阶层在日常生活中

的思想态度以及价值观念。贝琼说：“得其味于无

味，为善嗜”，“天下之味，贵乎适口而止。菜之美

者，称春韭、晚菘。求其味之鲜，不若鱼之鲂，求其味

之旨，不若肉之太牢。吾舍此而取彼，岂以味菜之味

愈于鲂之
3

、太牢之旨邪？鲂也，吾惧其或戟吾咽。

太牢也，吾惧其或毒吾腹。则鲜且旨者，诚非菜之比

已。吾味吾莱，盖得于无味之味，此天下之至味也。

何必鲜且旨者，荐之金刀玉盘，而后适口哉！彼嗜鲜

旨而不知味菜之美者众也，味菜之美抑非知味之深

而然乎”。
［５４］卷九，卷一

就是说，饮食之味，适合个人口味

是最好的，就他个人而言，更嗜好那些不如鱼肉鲜美

的蔬菜。与贝琼素食主义倾向相比，金华人胡翰似

乎无所偏颇：“天食人以气，地食人以味，总总焉而

生，噍噍焉而食。于是有稻粱果蔬水土之品，以为饔

4

酰酱菹蒲也；有牲鱼鳖鸟兽之肉，以为??醢

脯?也。皆养生之具，人所同也。”［５５］

“天地山川之气钟而为人，而得其秀者为士”，

士人，是知识精英阶层，但士人也是人，“士非徒深

衣大带之谓也。然而贫无以为家，饥驱出山，不得不

仰升斗禄而挟其耿耿者”。
［５６］
本文管窥元代江浙士

人城市饮食生活，从饮食内容、方式、理念等方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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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这个阶层生活方式一些特点，了解到这个阶层内

部个体因境遇不同而在日常生活方面呈现的差异。

社会人群分属于不同阶层，同一阶层又存在不

同等级，前者是社会分工使然，而后者则主要是由于

社会制度造成社会资源配置不均而引起的。不同个

人，如果在诸如饮食这样的基本物质生活上都存在

差距，那么，他们对于世间事物的思想观念、价值评

判等精神诉求怎么可能趋同？人，要对与他不同阶

层、不同等级的人怀有理解之心，是多么不易。在一

个阶层等级固化，社会对流停滞的时代，出现类似

“晋惠帝之问”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①　南宋城市饮食生活史料丰富，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

活》（香港：龙门书店，１９７４年）、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

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谢和耐《蒙元

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等据此有精彩论述。

②　参阅杨印民：《帝国尚饮：元代酒业与社会》，天津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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